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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来青

刚刚想到了你的身姿
冬天就乱了阵脚
一阵花香浸润思绪
接着就听到了你开花的声音
香香甜甜地召唤着
2017，2017

不用数，你要绽放的
一定是2017朵花
你56条枝干上
那2017个饱满的花房
已被新年牌钥匙开启
莺声燕语正从冬眠里苏醒
红灯笼们，也将召唤
绚烂的烟花，一起观赏
你酝酿已久的一场大戏

一朵花，又一朵花
竞相开放
你2017朵鲜花盛放起来
就是2017张欢快的笑脸
2017句明媚的花语——

你好，960万片叶子
你好，13亿条根须
在新岁的钟声里
你的2017朵鲜花
招展着2017声祝福
让冰河有了热度
天地为之陶醉

而你，开花仅仅是
一支序曲
你的2017声欢笑
还要穿过春夏穿过风雨
用阳光淬炼出纯金的质地
最终，凝成365颗
甘美的果实
甜透懂你的秋天

2017，
一树花欢笑盛放

□□如雪如雪

臧葱儿死了臧葱儿死了。。
死在即将跨越百年的艮上死在即将跨越百年的艮上。。
死在她和秀爷成亲的宅院里死在她和秀爷成亲的宅院里，，死死

在她和秀爷共躲兵匪的地窖院里在她和秀爷共躲兵匪的地窖院里。。
当然当然，，那地窖早已无踪那地窖早已无踪，，但于但于

她她，，地窖是一直存在着的地窖是一直存在着的。。
据她说据她说，，当年她嫁了秀爷当年她嫁了秀爷，，如一如一

朵含羞的水仙花朵含羞的水仙花，，正在恩爱之时正在恩爱之时，，蒋蒋
介石炸了花园口介石炸了花园口，“，“洪洪、、旱旱、、蝗蝗、、汤汤””
四大害侵袭中原大地四大害侵袭中原大地。。

为了活命为了活命，，婆婆将她卖给了一个婆婆将她卖给了一个
跛脚的南下军人跛脚的南下军人，，而她而她，，心心念念的心心念念的
是她的秀爷是她的秀爷。。于是在到舞阳地界的时于是在到舞阳地界的时
候候，，臧葱儿偷了军人的细软臧葱儿偷了军人的细软，，逃了出逃了出
来来。。

关于那逃的过程关于那逃的过程，，臧葱儿曾经不臧葱儿曾经不
止一次细细地讲给我听止一次细细地讲给我听，，也讲给每一也讲给每一
个肯走近她的人听个肯走近她的人听。。

后来她就跟秀爷躲在地窖里后来她就跟秀爷躲在地窖里，，以以
躲避军人的搜捕与追踪躲避军人的搜捕与追踪。。当然当然，，每天每天
的饭食是婆婆用猫篮子递下地窖里的的饭食是婆婆用猫篮子递下地窖里的。。

那军人在村子里逗留了很久那军人在村子里逗留了很久，，臧臧
葱儿也跟秀爷在地窖里住了很久。

“那段日子真是怕啊，我跟秀儿待
在地窖里，一直不敢出来，不能见
人。”

“那段日子真是舒坦啊，我跟秀儿
日夜守在一起，寸步不离。”

臧葱儿后来回忆起当年的日子，
常常如此叹息。

臧葱儿后来跟秀爷生了四个孩
子，三男一女。

“我们秀儿几代单传，到我这儿开
枝散叶，生了仨娃。我是秀儿家的功
臣啊！”

于是，臧葱儿又讲起她生孩子的
旧事。

“生第一个娃，就在我们家床头
上，没费什么事就生了。生了之后家
里没有一粒米，孩子没有饭吃，饿得
直哭，我也没有饭吃，饿了一天一
夜，前心贴后心了。秀儿第三天跑到
商桥集上，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糠
皮，回来熬了半锅，我也是饿坏了，
喝了一碗又一碗，结果肚子胀得像气
鼓，肚皮绷得滚圆发亮，我睡不成
觉，就在院子里慢跑，整整跑了一
夜，第二天开始拉稀，拉得人都站不
起来。”

“不过也稀罕，那时候那样受罪，
愣是没落下什么毛病，不像现在的
人，生个孩子宝贝一样护着，还得月
子病呢。”

臧葱儿就这样评古论今，讲述着
她跟秀爷的点滴故事。

后来秀爷死了。
“愣是个没福的呀，日子稍稍好点

了，他就死了。”臧葱儿每每说起这
些，总是再叹一回气。

后来臧葱儿一个人把几个孩子都
拉扯大了。

后来，臧葱儿给小儿子娶了媳
妇，几个月后被小儿子驱逐出来。

当时臧葱儿一通大哭，叫着她的

秀儿，絮絮叨叨地抱怨着她的不易、
她的苦心。

后来臧葱儿就住在了胡同口三个
儿子给她搭建的小屋里。我从胡同口
经过的时候，就听见她常常自言自
语，念叨着她的秀儿，说是昨夜又梦
见秀儿回来了。

……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最后一

次见臧葱儿是什么时候呢？
是一年前的一个傍晚吧！
那天，我急匆匆地从涵洞下路

过，臧葱儿站在涵洞边上，拄了拐
杖，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一头花白
的头发被风吹得遮挡了半边脸。

我问她多大了？还自己做饭吗？
她收回目光，看着我，脸上泛出

笑来。
“九十多了，快去找你秀爷了。”
“不做饭了，轮着吃，在三个儿子

家。”
“很长时间不见你这丫头了。忙

吧，再回，可能就见不着我了。”
在她的絮叨声里，我看着夕阳渐

渐隐入地平线。
2016春节，去串亲戚，问妈：“好

久不见臧葱儿了。”
“她呀，雪天里滑倒，骨折了，医

生说年纪太大，不能动手术，就抬回
来养着。三个儿子轮着养呢。”

“据说躺在地铺上，没办法，吃喝
拉撒都不能自理。躺着嘴也不停，一
直叫着秀儿，骂着儿子不孝顺。”

端午过去了，我又一次问起臧葱
儿时，她的大儿媳正坐在人群里侃大
山。

“二月份就死了。”村里人说。
如果没有雪天里那一跤，也许臧

葱儿将要跨过百岁门槛呢。
也许雪天里那一跤，是她的秀儿

等得太久了，来拉她去呢 。
不管怎样，臧葱儿终于可以去见

她的秀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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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秋珍

时光如流，岁月沧桑，故乡成了我渐行渐远
的记忆。叔姑伯婶渐老的容颜，子侄辈们陌生的
笑靥，在我模糊的相册里翻飞成淡淡的无奈。一
切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唯独村头那口古井，沉
淀成我心中清晰的惦念。

今年端午，我回了一趟老家。吃过午饭，我
照例拿着母亲煮熟的鸡蛋去探访那口古井，远远
地便望见低矮的井沿边杂乱地堆放着去年的玉米
秸秆，风刮雨淋，破败荒凉。未及走近，猛地蹿
出一条被铁链拴着的大黑狗，冲我狂吠。我惊得
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手中的鸡蛋咕噜噜滚到井
边，那黑狗一口便吞了下去，然后继续对着我狂
吠。二叔闻声走出来说：“呀，闺女回来了，来
家坐坐吧……”

我问他为何把狗拴在这儿，他说：“一口枯
井，没人填上，又怕小孩玩耍时会掉下去，栓个
狗，小孩就不敢近前了。如今，这井就是咱家狗
的地盘了。”

突然，一股莫名的酸辛涌上心头。至少在我
30 年来的记忆里，这口井曾是全村人的希望，
如今却是一条狗的地盘！

在太爷爷的描述中，这口井应该有80年的
历史，那时，井台高高耸出地面，来往的人一眼
就能看到，这个村里有一口井。井沿光滑干净，
用四块大青石砌成。井上还架着一个辘轳，辘轳
是用枣木做成的，三个支架结实地立在井口。井
绳据说是老财主家里的，粗大柔软，经久不坏。
儿时，我喜欢随爷爷一起去打水。我总是远远地
站在一边，看爷爷站在高高的井台上，抡圆了胳
膊去绞辘轳，下绳时便听见“咚咚咚”水桶碰井
壁的声音，然后，“嗵”的一声，水桶拍在水面
上，爷爷便拉着井绳左右用力地甩动，远远地从
井底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爷爷说这便是水
桶满了。于是弓着背缓慢而沉稳地摇辘轳，偶尔
会听到水珠滴落的叮咚声，不多时，满满一桶水
便提了上来。这时，爷爷总是停一会儿，待吊着
的水桶不动了，他深吸一口气，一手按着辘轳

头，一手抓着桶柄，瞬间便把桶提上了井台。这
个过程迅疾平稳，一滴水都不洒。小时候常常被
爷爷这个酷酷的动作吸引，只可惜没有录像机，
可以录下这瞬间的韵味，但这场景却时时在我心
头荡漾。

村头的古井成了我儿时最美的风景。
刚打上来的水清凉可口，爷爷总是舀上一

盆，让我把灶台上的醋、柜子里的半袋白糖拿
来。他先倒点醋，水立刻就变颜色了，只见他用
手指蘸了蘸，放到嘴里尝了尝，嘴便咧开了，然
后又倒了一些白糖说：“尝尝，汽水！”我忍不住
喝了一大口，哇！凉丝丝、甜滋滋、酸溜溜的，
妙不可言，回味无穷。至今想来那便是我喝过最
美味的饮料了。所以每每想念爷爷时，我都会自
己调上一碗，静静地喝，喝出往事的味道来。

后来，爷爷患了偏瘫，挑水自然成了父亲的
工作。每天清晨总能听到左邻右舍“哗啦哗啦”
把刚汲的水倒进水缸的声音。父辈们的力气远大
过爷爷们，打水的速度也快了很多，他们总显辘
轳碍事，总是直接把绳子系在桶上，抓住绳子的
另一头，然后水桶瞬间砸下去，猛地一提，水桶
便提了上来，只不过都是大半桶，年轻的叔叔们
不在乎这些，肩挑着就回家了，一路上还荡出一
条条水印。父亲也是这样打水的。有一次他不小
心将别在上衣口袋里的英雄牌钢笔掉了下去，那
是父亲在部队时连长送的，很珍贵。为此，他心
疼了很久，甚至一提起那口井，满满的都是愤
恨，还说总有一天要抽干里面的水，把钢笔找回
来。我也常常爬上井台往下看，希望可以透过清
凉的井水看到爸爸钢笔的影子，帮他捞上来。

由于辘轳闲置，突然有天早上，有人便拆了
辘轳，拆了井栏。于是那口井便光秃秃、赤裸裸
地呈现在那里。于是有了更多孩子爬上井台，尽
管大人们吆喝提醒着不许去，但孩子们哪儿记得
住？七爷爷家的孙女就曾掉下去过，幸好，麻利
的三叔腰上系上绳子就跳了下去，瞬间村民合力
把他俩捞了上来，从此，小孩再不敢靠前。

记得 1988 年家乡大旱，井水枯了，打不出
一丁点水，村民们不得不翻过河堤去挖泉眼，往

往挖一口泉眼需等上三个多小时才能装满两桶
水，然后再翻过很高很高的河堤回到家，路过村
口，总忍不住对着井沿张望。

日子在匆忙中划过，随着家家翻新盖房，地
基越来越高，井台在不觉间低了很多。家家也都
打了新井，装了水泵，电闸一推，地下的水喷涌
而出，古井在时光的催促下失却了往日的光彩。
只有村里的五保户——一个年迈的母亲和他痴呆
的儿子，还靠井水为生。有一次，我望见那小脚
母亲又颤颤巍巍地去打水，结果脚下一滑，摔倒
在井边，我赶忙去扶她，并平生第一次站在井边
帮她打水，井不太深，水也很浅，打上来的水淡
淡地散发着清凉。我替她提回家倒进水缸，她的
儿子傻傻地坐在地上玩弄一只蛐蛐。当我转身离
开时，小脚母亲慌忙往我手里塞了一个鸡蛋，那
天是端午节。我推却不过，只好拿着走了。从此
以后，我总觉得她看见我时有不一样的表情。我
曾想，也许我是她暗淡日子里闪过的一颗星星。
后来她死了，善良的村民们自发地给她的傻儿子
端过无数次饭菜。我也曾偷偷地给他送过好多煮
熟的鸡蛋。

那口井静静地立在村口，无声无息，无怨无
悔，阅尽春秋，看惯红尘。它的身上承载着生命
的希冀、岁月的印痕。

只是，此刻它成了一只狗的地盘……

怀念一口古井

□□崔苗

崖山之战

挑灯读史赵昺处，
铁马金戈声已无。
可怜崖山十万众，
人间再无陆秀夫

叹李鸿章

夜读史书甲午年，
含泪忍辱赴马关。
可叹神州九万里，
百年愚人骂少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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